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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压迫」：跨性别主体在台湾1

何春蕤

2002 年 10 月 3 日旧金山湾区一位 17 岁的跨性别青少年葛
雯因勇于做自己而被三位男性群殴刀伤，然后被绑手缚脚绳
索勒颈毕命，弃尸于 150 英里外的山区。葛雯是今年第 25
个被谋杀的跨性人，根据美国跨性别权益促进联盟的统计，
2002 年是跨性人最血腥的一年。

──David Steinberg

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刺眼的暴力记录 2，2002 年的台湾却也是跨性人权益

问题清楚浮上台面的开始。

媒体的耸动报导往往是这些事件浮现的主要场域。5 月底，艺人陈俊生着女

装夜游台北京华城购物中心，因体型高大不似女性而被警卫怀疑不轨追捕曝光，

引发性别衣着自由的辩论，后来以尝试新戏角色解释变装行为而渡过难关 3。6
月初，歌手秀兰玛雅出片时爆出同志疑云，据说她浑然不知曾经同居数月并携手

拍摄婚照的男友并非男性，后来以秀兰玛雅涉世未深、为人单纯而平息风暴，所

谓「男」友则在媒体曝光后继续就学，努力回复生活常轨。7 月初，台北市跨性

别市民蔡雅婷以平日女性装扮的照片申办国民身分证遭承办人员拒绝，蔡因此向

1 本文係本人所主持的國科會三年專題研究計畫「性別不馴的政略」的部份研究成果報告，2002
年 11 月 15 日初稿首度在文化研究學會年會「重訪東亞」中宣讀，修訂後收入本書。相關訪談
於 2000 至 2002 年間進行，所有的訪談都錄音謄稿，受訪者原本就在圈內使用自定的代名，除
了同意使用已知代名的朋友之外，其他代名都經過進一步改變並去除可能足供辨識身分的資
訊。其中有關身體／身分方面的訪談結果已經撰寫為＜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一文（亦
收入本書），有關跨性別者之現實社會存在則整理於本文中。在此特別謝謝 TG 蝶園接受訪談
的 20 位跨性別朋友，以及提供訪談場地的台灣性別人權協會。僅以此文獻給這些奮力打造自
我身體和人生、因而改變這個文化和社會的朋友們。

2 在此之前，台灣近年唯一受到廣泛關注的跨性別暴力事件就是 2000 年 4 月 20 日高雄縣高樹國
中三年級學生葉永誌在學校廁所離奇死亡事件。家人提起葉永誌常被同學取笑像女生、說他很
噁心、還動手打他，而且葉永誌一向不喜歡在學校正常下課時間上廁所，因為有些同學會聯合
起來脫他的褲子戲弄他。下文討論跨性別主體與校園生活時將以另一個具體的案例來說明這個
細節的可能沈痛含意。

3 何春蕤，＜陳俊生夜遊京華城，警衛媒體展現跨性別歧視＞，2002 年 5 月 22 日中國時報 15
版。此文和接下來兩個註腳中的文章都是在本地跨性別團體「TG 蝶園」的集體脈絡中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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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提出陈情，要求废止内政部所订歧视和损害变性欲者弱势族群权益之行政

法规，这个事件不但揭露了众多跨性人在身分证件和外表呈现方式上所承受的限

制，也凸显了跨性人在身分盘查时刻（从临检到海关）所遭遇的多重质疑 4。8
月中，台北警方在路检时发现一名持有伪造女性身分证的长发柔弱女性竟然是即

将抽签入伍的蔡性役男，媒体的疯狂追逐报导引发了跨性别团体发声批判媒体恶

意侵犯跨性人的隐私权 5。稍后在 8 月底，台北市警局少年队在临检时捕获阴阳

人流莺小茹，收押过程中爆发疑似性侵害疑云，后来并牵扯出网民、警员身分不

清等等情事，震动警界，最后则以测谎结果认定小茹伪证诬告收场。6

早几年台湾媒体中不乏与跨性别（例如反串从业的红顶艺人和第三性公关）

相关的耸动奇观式报导，也有少数触法（例如偷窃或伪造文书）的跨性别主体引

起心理医疗人士对这类主体提出诊断式的定义论述，更广受瞩目的则是电视节目

中至今热炒未歇的性别变装秀 7、在文化表演领域中的性别变装风气 8、以及在

时尚领域中处处可见的性别变装越界 9。这些可见度（visibility）虽然不足以改

4 何春蕤，＜失「真」的相片與身分夾殺了跨性人＞，2002 年 7 月 13 日聯合報 15 版。文中的
蔡雅婷和阿美都是 TG 蝶園的成員。

5 何春蕤，＜警方與媒體的八卦共犯＞，2002 年 8 月 27 日中國時報 15 版。有幾位蝶園的成員
因為變裝的經驗很資深，已經有自信抗拒警方的侵權，宣告本身變裝行為並不違法，但是另外
至少有兩位資淺的蝶園成員曾經明確經歷過警方類似的曝光恐嚇手法。

6 2003 年跨性別事件仍然不斷，最令人矚目的就是變性人林國華在完成手術五年後因生活困難
而自殺，凸顯了跨性別族群的生存困境，不過本文以 2002 年為主要敘述脈絡。

7 1995 年著名的反串表演團體「紅頂藝人」租下台北的統一飯店作為表演場地，首度為跨性別
扮裝表演贏得一個固定的場所，熱潮過後移至南部的戲院表演，並偶爾擔綱反串的婚紗禮服
秀。原想在南部建築自己的表演戲院，但是 2003 年初以未能取得建照及營業執照而被拆除。
另外，1997 年中視《天才 bang bang bang》節目首創＜世紀美男子＞單元，由男性變裝為女性
比賽歌舞才藝，收視率超越黃金檔節目；台視《台灣紅不讓》隨即開闢＜變男變女變變變＞單
元，也推出變裝秀，並在變裝表演後讓參賽者回復原來的性別身分和裝扮作為對比，一時間，
變裝秀蔚為風氣。後來輿論批評反串秀錯亂兒童的性別觀，廣電處的「關切」和罰金終於迫使
這些單元被撤掉，改以模仿大賽、猜謎遊戲等等不同形式在有線電視台繼續不時浮現，變裝主
體也持續以其奇觀表演來佔領主流媒體的空間。

8 1996 年 9 月 29 日中國時報 24 版＜扮裝風暴席捲台灣＞報導，台北誠品書店敦南店外街舉辦
「扮裝風暴」晚會秀，集結了當時國立藝術學院學生組成的白雪綜藝團、建中戲劇社校友組成
的紅綾金粉劇藝工作坊、以及台大學生組成的粉紅迷宮戲劇團體，可見當時變裝已經在各個校
園蔚為風氣。

9 在時尚的領域中，跨性別的主題和風格是創意的主要來源，但是幾乎一概都用「第三性」來指
稱。1997 年 6 月 13 日聯合報以半版篇幅刊出＜九○年代第三性理直氣壯不男不女＞，圖文並
茂的宣告：「九○年代是個兼容並蓄的時代，所有相關的或無關的、協調的或對立的、男的女
的、各種可能的不可能的…都和平共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二十一世紀出現一種新人種，稱
為第三性。台灣媒體習慣將男扮女裝的酒店稱作是第三性公關，然而對時尚人士來說，第三性
是一種生活態度，流行工作者方登愷認為，簡單來說，它就是不侷限性別的一種想法」（黑體
為本文所加）。1998 年 9 月 15 日中國時報 35 版也用全版刊登＜妖嬈與陽剛兼備的第三性時尚
雌雄同體＞，宣告新的跨性別時尚趨勢。商業體系對跨性別形象的挪用至少為曖昧污名的「第
三性」建立了新的詮釋，將它描述為一種很正面的生活風格，並且標示了它超越性別疆界的基
本精神，這種正當性若是能更有力的轉移到跨性別主體身上，倒是不錯的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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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众多跨性人的生存现实，但是至少为那些孤立摸索自我身分的跨性人提供了一

些恍如隔世的遥远相认。然而上述 2002 年一连串有关跨性别者的事件却标记了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那就是：跨性别的社会存在不再局限于娱乐表演论

述或心理医疗论述，而正式与人权论述接合起来。跨性别身分的暧昧或越界不再

自外于一般大众的生活实践，而挺身与一般人的自由和自我权益直接相连，跨性

别主体所承受的各种限制、猜忌、敌意也因而成为值得众人关切的事情。

美国的跨性别社群也曾经经历过一个类似的转变。人类学家 Anne Bolin 曾

经在 1982 年对美国的跨性别主体进行了民族志的研究，当时变性者和变装者还

是截然区隔的主体群，但是时至 1992 年，Bolin 观察到跨性别社群俨然成形，各

种在性别认同上变调移位越界（gender-transposed）的主体已经透过运动团体的

意识建设形成连续体，携手合作面对有关污名、接纳、医疗等等共同问题（1994:
461）。Bolin 认为这个转变的动力不但建基于跨性别草根团体的串连组织努力，

也得力于女性主义对异性恋父权社会和传统女性形象的挑战打开了文化空间，使

得更多呈现非正统性别形象的跨性别者和男女同志一样，都可以争取对自我实现

的肯定，因而更建立起跨性别群体的团结壮大。原生女性的 TS 跨性别学者 Henry
S. Rubin 在回顾「跨性别研究」（trans studies）的理论发展时也观察到这个转变

的另一征兆：变装经典片 Paris is Burning 在 1991 年上映时被阅读为同志片，片

中人物也被视为同志变装皇后的代表人物，然而时至 1999 年，已经有愈来愈多

人看懂了这部片子中的跨性别主体和她们的愿望（1999: 173）。不管过去的女性

主义性别解放运动或同志酷儿解放运动是否有意的积极促成跨性别运动的集结，

它们所开创累积的论述和抗争典范都提供了宝贵资源给晚近才逐步展开的跨性

别运动。

在台湾，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也是因为这一、两年跨性别权益

团体的论述策略积极的将跨性别议题和另外一些被大众关切的议题接合起来（例

如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跨性别的衣着自由，或是从隐私权来批判警方与媒体

的共犯结构如何侵犯了跨性别人权）。这个接合则进一步把跨性别主体平实化，

包含进普同的人权概念之下，更重要的是，从跨性别的主体位置来阐述「性别平

等」的彻底含意，寻回这个理念的基进（radical）内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

期跨性别论述的浮现发声，同时也揭露了台湾以「两性平权」为终极目标的性别

政治在对于「性别」的认知上有其高度局限的的认知盲点，这个盲点不但使得现

有的两性平权论述无能维护跨性别主体的边缘认同与身分，反而还因为固守两性

框架而更强化了跨性别主体的可疑与污名 10。

10 台灣女性主義所延伸出來的性別「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趨勢確實對本地的性別邊
緣主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1990 年代初期女同性戀團體在女性主義滋養下剛開始出現
時，就已經在專屬的刊物《女朋友》中對於 T 婆角色中蘊涵的（異性戀）性別含意多有微詞，
對陽剛女同性戀的性別表現有異議，並高舉「不分」為女同性戀最高指導原則。而在性別政治
氛圍中逐漸開始思考出櫃問題的男同志。對於高度陰柔形象的 CCGay（sissy gay）原本就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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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Butler 早已质疑过这个盲点。她认为一般人所说的「性别身分」（gender
identity）其实就是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实践、和欲望之间建立的一致、连

贯关系，这个一致而连贯的关系正是强迫式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所执行的那些规范措施所建构并持续维持的（1990: 17-18）。Butler 因此认为，

被排除在这些「可辨识的性别」（intelligible genders）之外的主体──那些性别

暧昧、不一致的主体和实践，那些常常搅扰、揭露、置换有关男性／女性、阳刚

／阴柔等固定气质呈现方式的主体和实践，那些跨越、揉合、改装性别（诸如变

装皇后或国王）的实践,

以及 Butler 当时没有着墨但是事实上更完整「体现」（embody）这个论点的

跨性别主体──已经用其肉身的具体存在和操演实践，在不断进行着抵御两性霸

权的肉搏战。然而在台湾，主流的性别文化一直拥抱着上述那个有关「性别」的

正统局限思考，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关切往往只集中于两性角色气质的局部松动

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重分配，对于另外一些在层次上更为「敏感」且深刻的性别

越界（例如关系到性或者身体）则多所保留，甚至只能充满疑惧；以致于在面对

跨性别主体时，要不是完全无法阅读／理解，就是只能误读／误解，而无法用一

个比较复杂成熟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在性别认同／归属上暧昧的、错置的、游移的、

骑墙的、强行越界的性别异类主体。当性别体制只容许二元分野，而且把日常生

活世界架构在这个敌我二分的基础上时，这种非彼即此的定位当然使得那些性别

暧昧游移的主体打从一开始就会不断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我的身体是

错的」、「我的灵魂装错了身体」。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正是因为简单的性别二分架构强制的要在复杂多元的

身体和欲望世界中划下毫无模糊暧昧的二元分野，才──照傅柯的说法──「生

产」（produce）了跨性别主体，也就是在维持那个截然分野中创造出那些不能、

不愿、不甘、不肯归属被派定范畴的「问题」（problematic）主体。同时，性别

二分体制对于它者（other）的严密搜寻和医疗定位则形成强大的污名效应，使得

这些性别异类在纵轴上时时承受现身曝光的压力（axial visibility），在横轴上则

饱受孤立无援、见不到同道的隔绝处境（lateral invisibility）11。这个孤立、监控

的主体建构过程也正是本文企图描绘的。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跨性别（transgender, TG）并不是一个统筹划一的名

称，而是一个包含了许多不同性质之主体、不断改变定义与疆界、不断浮现新的

大加撻伐，抱怨他們印證了男同性戀的刻板形象。2000 年台北市政府舉辦同玩節時，扮裝男
同性戀大膽現身獲得媒體報導時，也被許多只敢在網路上大談出櫃理念的同性戀批判，說扮裝
同性戀破壞了群體形象。這些在同性戀群中出現的對跨性別呈現方式的不滿，都呈現了女性主
義性別理論的侷限眼界，也使得 LGBT 同志連線憑添困難。

11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197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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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和性别想象的概括名词 12。本文将以对台湾 20 位跨性别主体的深入访谈来

揭示跨性别主体的日常社会存在，以及他／她们如何面对并斡旋那个时时检验性

别归属、强化性别二分意识的社会环境 13。事实上，本探究将显示，「性别二分」

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区分因素是如何深刻的构筑了我们的社会空间与人际互动，

从而使得跨性别主体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尴尬无奈难堪，迫使她／他们以自闭退缩

来自保，而这样的局限压抑则更进一步恶化跨性别者的形象，缩减其可使用的社

会资源。

从性别校园到跨性别教育 14

当我还小的时候，好像别人都知道自己是女孩或男孩或女人或男人，可
是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那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

──美国加州的原生男性跨性别作家和表演者 Kate Bornstein

尽管家庭常常被视为性别角色区隔的启蒙场域，然而事实上，许多家庭或

小区中的性别氛围却是比较松散的。特别当孩子年纪尚小还没入学时，即使孩子

偶尔自行越界试穿异性的衣物，成人也往往不会看得太严重：「小孩子嘛！懂什

么？」正是因为这样，从小就拒绝当女生的原生女性 TG 小佳和阿尼在家中都有

很长一段日子可以随心所欲的做男生，也被家人当成男孩对待。小佳的祖父甚至

认定小佳才是大孙子，总是问小佳的弟弟，「你大哥怎么没在家？」；弟弟的同学

永远搞不清楚弟弟到底是有三个姊姊，还是一个哥哥、二个姊姊……；连邻居和

母亲闲聊时也常说，「妳那个大儿子如何如何」。而阿尼虽然另外还有三个姊姊，

但是排行夹在哥哥和弟弟中间的阿尼总是和哥哥弟弟穿着一样的男装，爸爸也总

是带着这三个孩子一起出去钓鱼。在这两个内部互动频繁的家庭生活中，生理性

别从没有被当成决定性的因素来限定一个孩子的性别表现。

事实上，在物资匮乏的家庭中，许多年龄较小的弟弟妹妹根本就没有选择

性别标记的奢侈，而很自然的就不论性别的接收了兄姐在发育过程中再也穿不下

的衣物。原生男性 TS 小苗年近 40 岁，成长在台湾经济尚未起飞的年代，所以

从小就全面接收姊姊的旧衣服，家人甚至把姊姊旧制服的学号拆掉重绣作为小苗

的制服。令小苗不解的是，从上衣到长裤到皮鞋都可以接收，为什么唯独姊姊的

12 相關台灣本地跨性別主體自我命名的詳細分類和內涵，以及本文對受訪跨性別主體的標示方
式，請參見本人另一篇論文＜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亦收入本書中）「性別二分主義的
幽靈」一節的詳盡說明。

13 對許多想要接受變性手術的跨性別主體而言，獲取醫療診斷書和父母同意書以便進行外科整
型手術是一個非常痛苦掙扎的過程，不同階段的醫病關係和摸索溝通更構成了萬分複雜敏感的
情結，這方面的討論將留在另外的論文中處理，本文將集中討論日常生活的其他領域。

14 對所有的跨性別者而言，性別區隔分明的場域也是最為難的場域，其中又以行走公共場所時
經常且必須使用的廁所構成了最為複雜微妙也危險的挑戰，這部份的分析我已經在＜認同的
「體」現︰打造跨性別＞一文中提出詳細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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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子被排除在外？不过，既然有这个接收衣服的传统，小苗也就一直觉得自己

（偷）穿姊姊的裙子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实际上，在经济困窘的年代，从衣

着装扮到头发样式，刻意呈现性别标记（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资源来彰显孩子的

性别）都算是奢侈的行为，儿童不分性别的传统也就因此成为许多家庭中的常规。

一般常识观点可能会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家庭没有好好执行性别教育，因

此造成孩子在性别认同上的角色混淆，形成跨性别主体。然而下面的访谈结果将

显示，这些就主流性别区隔观点而言没有善尽性别教养任务的边缘家庭，事实上

却提供了唯一友善包容的环境，让跨性别主体在人生旅程中得以短暂享受自在做

自己的机会。相较之下，一旦达到学龄进入学校，进入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性别区

隔体制，原来自由自在的主体就面对了一个一个晴天霹雳的场景。

台湾各级学校男女分界的性别布局往往构成明显的分隔，使得许多跨性别

主体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感受到性别二分的强制性，也首度开始

摸索如何抗拒这样的分派。即使尚无严格性别分班的幼儿园也都会以不同颜色或

设计的围兜来标示性别，原生女性 TS 小许很清楚的记得女生的围兜滚的是红边，

男生的则滚蓝边，被派定要穿红边围兜的他觉得非常不舒服，觉得那不是他的归

属，因此往往在早操之后就脱掉围兜，满园乱跑。到了小学，虽然早期还没有施

行制度性的性别分班，但是孩子们已经开始自己的性别区隔。个子很小的原生男

性 TG 小丽对此有着很复杂的心情︰

国小一年级到三年级，那时候男女没分班，可是过得有点悲惨感觉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好像大家都排斥我呀！感觉不会很自然。我
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我一、二、三年级过得一半快乐、一半不快
乐吧！因为我们班是男生一堆，女生一堆，然后我是唯一被男生排斥
的，因为我都求女孩子把我跟女孩子排在一起就对了。

在学校里，男生和女生「自然的」一边一堆，不再混杂，不再不分彼此，而是用

性别来作为分国分班的基本划分线。

从某个角度来说，「男女区隔」是在融洽的混沌不清中硬生生的划分出界限

来，限定原本自由选择玩伴的主体只能归属于某个性别群体，只能和某些人同班

同玩。在周遭的异性恋氛围中，看似天然就如此的区隔透露着一股不言而自明的

想当然尔，因此也带来一股很难抗拒的强制力。对于那些从来不把性别当一回事

的孩子而言，这个完全不能质疑的硬性区隔时时围堵着她／他们原本习以为常的

行为举止，孩子所有的不解于是陆续沈淀为心中的大石。原生女性 TS 小许就记

得很清楚：

我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沈了下来，那为什么沈下来？因为国小三、
四年级的时候，男生女生开始分开坐。那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是
坐这一边？我的朋友都在那一边，为什么我是坐这一边？那个时候就
开始觉得难过。…..那时候好像也有一些事情是男生女生必须要分开，
譬如说男生球队和女生球队就是分开的。好像你生活当中就是有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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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女生的那个地方。只要有区分，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只因为学校相信同样生理性别的学生一起学习，效果比较好；只因为和生理异性

保持距离及隔绝是学校对青春期学生的首要处理原则──跨性别的孩子们于是

「被迫」和自小就玩在一起的朋友硬生生隔绝，被迫走上命定的性别教养之路。

性别分班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原本没有特殊性别意识的幼年。

因着管理上的方便而进行的性别分班往往也意味着学程的分流。校园中建

立在性别分野上的课程不在少数，军训／护理课、家政／工艺课（甚至有着天生

体力差别作为基础的体育课），这类按着性别来进行的分开授课早已受到主流女

性主义者的批评，近年来也已经开始淡化其中的性别分界。但是这样进步的两性

平等思惟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校园中无数看似平淡无害但是标记性别差异的学

习活动，却也正是跨性别主体可能被迫「现形」的时刻。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对

于那些想要变性的 TS 而言，体育课──特别是人人视为现代基本技能的游泳课

──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梦魇：原生女性的 TS 对于穿着凸显女性身材的泳衣退

避三舍（「怎么可以公开自己拼命掩饰但是却逐渐凹凹凸凸的身体呢？」），原生

男性的 TS 更是绝不肯穿泳裤下水（「女生怎么可以在那么多男生面前赤裸上身、

暴露身体呢？」）──于是跨性别主体只好用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躲过体育课。有

的一到了夏天上游泳课时就托病躲到保健室去，有的和体育老师商量用跑百米或

立定投篮来代替游泳考试，有的则选择为学校提供各种特殊技能的服务，例如发

挥计算机长才，好让行政人员替她向体育老师打通关免上体育课。从最起码的中

学教育开始，跨性别主体就得操练复杂多样的协商应变技巧，以平安航过那些看

来最自然、最普及、但是也最难堪的性别障碍。

即使没有明显性别分班的课程也常常包含了另外一些绝对有性别分野的操

作，而其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差别待遇对于跨性别主体而言，更间接形成另外一种

压力。身材高大但气质优柔的原生男性 TS 小青就一直很不平：虽然家政课的作

业她和女生做得一样好（甚至手更巧一些），但是体育课考试的时候，小青被要

求考 1600 公尺（相较于女生的 800 公尺），受罚的时候，她被要求做伏地挺身

（「女生随便跳几个青蛙跳就可以了」）。不过，小青的不平倒不是因为她想偷

巧，也不是她的体力不足以负担这些考验，而是因为这个差别待遇的架构恰恰体

现了那个让她万分难堪的强迫二选一性别体制。说白一点，正是因为有犯错受罚

或者体育考试这种性别差别待遇明显操作的时刻，才提供了绝佳的场域可以对比

呈现她明明看起来很男生的体型体能，以及她日常生活中明确表现的女性自我定

位和气质举动。在这种时刻，她在性别定位上的冲突矛盾明显可见，更给予同学

们理直气壮的机会大大的取笑她「阴阳怪气」（阴阳怪气正是跨越两边、拒绝二

选一的表现）。换句话说，愈是性别含意丰厚的场域，就愈容易凸显跨性别者的

性别暧昧矛盾，引来强大的群众语言暴力，这些时刻也就成为跨性别主体体验锥

心之痛的时刻。小青想起往日就恨恨的说：

因为他们觉得我就是阴阳怪气，那时同学就笑说，「你就交互蹲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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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做就做啊！后来我真的做交互蹲跳给他们看，全班就看到…他们
其实还是觉得我是男生，只是喜欢调侃我。然后我们老师还把这件事
情拿到他另外一个班级去讲，我们那八个班全部都知道我的事情，说
我娘娘腔同性恋，就是这样。听到他们这样讲，我好想把他们杀掉。
我觉得人的嘴巴有时候，讲难听点，蛮贱的！…我觉得那个眼光会让
人觉得喘不过气，尤其他们喜欢在你背后指指点点，这样扎你，用针
扎你，又不跟你正面交锋，我觉得他们很孬种，…

校园环境中的性别分野和差别待遇正是所有青少年必经的性别调教场域，

这种沉重的统合压力常常激化青少年对性别异类的敏感敌意，明显异类的跨性别

者自然又遭了殃。现在正在读研究所的原生男性TG美穗和小青有着类似的经验，

在国中的阳刚环境中都常常被莫名其妙的挑衅，想逼出她的男子气概：

当你很容易跟女孩子打成一片的时候，男生就当作你是怪胎，你是异
类。然后，男生三不五时经过你的时候，手就会往你头上打一下。譬
如说早上有朝会嘛，对不对，大家排排队从操场走过去，他会过去踩
你的鞋带。

有时候连老师也和同学一起表达对这种怪胎学生的厌恶。原生男性 TS 小苗在体

育课上土风舞的时候坚持要跳女生的舞步和位置，跳得不是很好，体育老师就带

着其它同学公开嘲笑他，故意让她出糗，使她十分难堪。原生女性 TS 小许也遭

遇过类似的集体嘲讽：

因为我念过全女生班，我觉得很痛苦。当她们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啊，
那堆男的就会每天在那边问，「你们这班怎么得到了一个男生？」更好
玩的就是，老师还点名说「ㄟ，你们班怎么只有一个男生啊？」就是
我啦！「到底学校是那里出了错啊？」还有老师说她要去问教务处，说
「怎么会班上有一个男生？到底是怎么分班的，会分成这样子？」

像这种公开的冷嘲热讽，在跨性别学生的校园生命中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

可怕的是，有些时候老师言语上的冷箭还可能变成具体的暴力。原生男性 TS 小

苗国中时有一次上课无聊，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着她最有心得的各式各样女性服

装设计，老师发现后在盛怒中用力推小苗的头撞到窗边的钉子，缝了五针──这

是其它那些在课堂中同样不专心听讲的同学从来不会遭遇到的待遇，自此之后，

小苗愈来愈对上学读书不感兴趣，成绩也愈来愈差，三不五时就会和那些一心一

意想要「矫正」她性别的老师冲突，不断有紧张的局面。然而，由于她是学生，

是弱势，终究还是倒霉，有一次发考卷时老师故意把她的考卷撕碎丢在地上，说

是「懒得再打你，打你这种怪物何用」之类的话语，还要她用狗爬的姿势去捡考

卷。小苗气不过而顶撞老师，抗议老师践踏她的尊严，但是结果是被学校记大过，

次学期被分发到放牛班，开始另一段可怕的校园生涯，而这段可怕校园生活的内

容一直要到 2000年 4 月 20日高雄县高树国中三年级学生叶永志在学校厕所中离

奇死亡事件时才有了说出来的迫切性。

小苗和叶永志一样都不喜欢在学校上厕所，因为会被同学戏弄。小苗上的



9

是纯男校，根本没有学生可以使用的女生厕所，她只能利用快要打上课钟的时候

或者已经上课以后的时间偷偷去使用女教师的厕所。不幸的是，有一天被逃课的

放牛班老大和他的两个跟班同学抓到，嘲讽的质疑她是男是女，把她拖到男学生

厕所检查，发现她是男性身体后便强迫替他们轮流肛交、口交、打手枪，小苗痛

苦万分，但是又无法抗拒群体暴力，只能委曲求全。她清楚知道老师们根本不管

放牛班，想管也管不了，日后只有设法讨好老大，要求作为老大个人的禁脔，才

得以不再被多人轮暴。二十年后，在叶永志的新闻中，小苗看到了自己：

当我看到叶永志命案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的悲伤耶！因为我觉得他好
像是我国中的时候的写照。我认为叶永志根本不是 Gay。他流这么多
血，死在厕所里面，我觉得可能跟我是一样的遭遇，只不过他可能很
激烈的抵抗。这个案子被报导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法，为什么
这种事情会一再发生呢？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会好
好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当然我不晓得叶永志到底怎么死的？但是
我可以想见到那种激烈的状况。

对小苗以及其它许多跨性别主体而言，学校这个处处预设性别分野的空间是个危

险的地方：她／他们会被嘲笑，会被殴打，会被出糗，会被要求做一些违背自身

性别认同的事情，但是这些日复一日的暴力羞辱就算曝光，也总是被当成单一偶

发事件来处理，而看不见正是那个两性教育的架构孤立起跨性别主体来，来自制

度或个人对她／他们的各式整治则正是这个两性架构巡逻监控性别（policing
gender）的作为。

即使在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中都仍然有着类似的强制场景。原生女性 TS 小

许因为天天都穿长裤，样子也不太像女生那样娇弱玲珑，因此大一时在过年的前

一天还被宿舍同寝室的女同学起哄，强迫要他像班上其它女生一样穿裙子。这些

群众暴力的场面都令跨性别主体感觉万分的孤立、愤怒、和无力。年近 30，原

生男性 TS 如芸也曾经在大学的男生宿舍住过四年，问起宿舍生活，她异常平静

的说：「其实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我那个时候日子到底怎么过的。如果现在要我

再去过那样的日子，简直是要我的命。」轻描淡写的遗忘，在平静中嘶喊着跨性

别主体不为人知、不能回想的具体经验。被视为黄金岁月的校园生活对许多跨性

别主体而言，却是充满羞辱和痛苦的日子，在这样的校园中苦撑十余年，也难怪

一个个成年后的身心都是伤痕累累。

具体的环境改善看来遥遥无期，一代又一代的跨性别者也逐渐领悟到不能

再局限于自己的悲情，他／她们开始在自己的周围发觉／掘那些更年轻的跨性别

生命，并努力呵护这些幼苗，寄望后者能因为有一些些支持而不必再经过自己已

经承受过的孤立痛苦。原生女性 TG 阿尼在学校任教，虽然自己也有一箩筐的问

题，但是却无法割舍另外那些年轻的原生女性跨性别生命：

我在一个小学碰到一个小五的，那实在是，第一，帅毙了，第二个，
全校都知道他是。这个小孩子还批评我，他说「你应该头发更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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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西装」。……这个孩子就特别会跟我们有种感觉……，很奇怪，他也
知道谁能讲，谁不能。他才小五欸！然后他讲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
那都是你经历过来的，你理解那样的话语。就像他跟你讲：「我永远不
会是男的。」那个话有一种很奇特的力气在里面，虽然很悲哀，可是它
有一种力气……我 somehow 觉得有很多我们的影子在他身上。我不晓
得他以后会活成怎样，他那个环境真的很差，所以我可能会陪着他，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很希望说他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

教育部次长范巽绿 2000 年 12 月 16 日在叶永志命案喧腾半年后，于「教育

部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的年终成果发表记者会时宣告，成立三年的「两性平等

教育委员会」正式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发言稿中还说到：「本部希

望藉此前瞻和进步的做法，尊重多元的性别文化。最后，期望每位学生都不因其

性别而影响其学习机会、能力与资源，也期待学校教师能在教育的过程，以更多

元、更开放、且更平等的方式去启迪学生，并身体力行两性相处之道，将两性平

等教育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以期待两性平等教育在历经种籽的发芽茁长，能长成

一片缤纷瑰丽的美景」（见教育部网站，黑体为本文添加标示）。值得注意的是，

组织架构名称上的更动（变成「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听起来遥遥指向一个新

的认知和宽广的跨性别意识，但是讽刺的是，声明后半部描绘的教育愿景却仍然

拥抱了最常见的「两性」基本框架，也就是那个迫使无数跨性别主体耗费心力在

校园中奋力抗拒言语暴力和肢体暴力以维持自己尊严学习生涯的「两性」体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性别教育首要就必须去深刻认识跨性别主体在校

园成长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并以此来重新检视两性教育框架的预设和其中的粗暴

强制，以及这些盲点所造成的无数生命耗损。

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爱你

跨性经验就像乱伦经验一样，它夺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亲密时刻、我
们的性、我们的童年。它夺走了坦诚，夺走了开放的友情，使我们只要
一望进镜子，就与痛苦对视。

──原生男性跨性人 Riki Anne Wilchins

跨性别主体在青少年就学时期不但需要竭力面对并处理（那些被主体视为

完全不应该属于自己的）身体性征的冲击，而且由于这个阶段多半也是青涩恋情

初初发生的时期，这两方面的戏剧性变化在时间上和结构上紧密相连，更使得主

体在企图经营自己的身体、形象、自我，以便发挥吸引力、建立情爱关系时，强

烈的感觉到捉襟见肘。一般人都可以理解被污名的主体将支付极其重大的心理代

价，因为有很高的焦虑，「活着一个随时可能崩解的生活」15，然而这样一个随

时可能崩解的生活在主体遇到心仪而想接近的对象时才算真正达到了临界点。

15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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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异性恋为唯一情感想象框架的社会脉络中，恋情的萌芽当然直接

冲击到跨性别主体自身还在摸索着建立或着每日奋力维护的性别认同。原生男性

TS 小青在中学时期发现了与自己出生性别同性的欲望对象，当时「变性」的医

疗科技在台湾还没有被广泛报导，变性者的主体位置也还没有形成，唯一可以用

来理解这种情感的普及字眼就是「同性恋」。恋情的浮现使得小青陷入了困惑：

后来到了国二吧！我发现我竟然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孩子，而且…那时
候我就在想：「奇怪！我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还是干嘛？」因为那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变性」这个名词，所以我所能认知的就是「我当然是
同性恋」。

小青一直认为自己是女生，现在喜欢了男生，原本在异性恋社会的脉络中应该是

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小青却也同时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体还是男生的样子，那是

个还无法否认的物质现实，而且对方也视她为男性的同学，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在有限的语言名称概念之下只能称为同性恋──然而，「同性恋」预设了相恋的

双方是同一性别，在为自己的「情感内涵」找到可以理解的名称的同时，小青的

「性别认同」却被迫退隐。

这个两难的情况并非少见，已经完成变性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Coco 也遭遇

过同样的混乱：

我原先以为我是 gay。刚踏进这个圈子的时候……因为我都是被男人
追着跑。那时候我只知道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就是同性恋，而我就是那
个零号的男生。可是我觉得我想当女人，你懂吗？等我看过 TS、CD
这种网站，我看过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因为那就是信息上的缺
乏。

同性恋论述的浮现使得无数爱慕同性的人找到了描述自我情感的语言，但

是在这个论述中栖身的主体并不都能满意于这个主体位置，有些人总觉得自己认

定的性别身分没有得到肯定，有点不情愿自我悉心维护的性别认同就这样被略过

（「可是我觉得我想当女人，你懂吗？」）。现在回头看去，原生男性 TS 的 Coco
觉得同性恋这个位置当时至少部份或暂时的使得她的对象选择得以被理解，但是

如果自我认定的性别归属要因此而被放逐，这却是有点难以割舍的。前面提过的

原生男性 TS 小苗则有着另外一种轨迹。虽然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女生，但是身体

的男性现实却使得她很困惑，不知道要如何调和这个女性认同和那个男性身体。

上中学以后，她一直被说成娘娘腔，又喜欢男生，因此就照一般的说法认定自己

是「同性恋」，把自己的女性认同视为娘娘腔的表现。然而大四时在公卫书籍中

看到「变性欲」的说法时，小苗突然发现这个新的位置更为贴近自己的性别定位，

也可以同时重新解释她的对象选择。认同、身体、对象、气质这几组变量的复杂

配搭状态，在主体意识的个人生命史以及历史命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于是形成了

看来很「自然」的位移。

值得观察的是，同样是原生男性 TS，另外一些主体则没有在同性恋和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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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这两个身分中间做一选择，反而选择把同性恋论述和跨性别身分接合了起来。

现在在就读研究所的原生男性 TG 美穗成长在女性主义理论洗礼的年代，也一直

在找寻适合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性别位置和对象选择。她喜欢的是女生，在尚未

取用跨性别身分前有一段日子只能把自己称为「男身女同志」（male lesbian）；在

认同跨性别而且逐步开始变身以后终于甩掉了「男身」这个部份，自我定位为跨

性别（TG），但是仍然坚定的拥抱女同志（lesbian）的主体位置。16。

个人性别身分定位之所以被凸显为那样重要，正是因为在爱慕对象的那一

刻，性别二分的异性恋社会在性别与性之间建立的贯穿相连，经常使得跨性别者

不但对自身的性别认同和定位感到困扰，同时更陷入另一个难题：要如何向对方

解释自己生理状态与性别认同的不统一。另外，跨性别论述和跨性别意识的不够

发达普及，意味着大多数人根本就无法想象在两性分野和异性恋框架之外还有非

男非女的可欲主体 17，现有语言框架中的两性预设更使得跨性别者的自我描述

不断的被化约成为不可解的错乱──像这样充满疑点的主体状况要如何勾起对

方的爱恋响应呢？这些顾忌和焦虑遂使得许多跨性别主体有口难言，不知要如何

开口说明自己，更不知道要如何让对方在异性恋的两性架构之外「理解」这份感

情，莫以名状的迟疑退缩成为跨性别者在感情路上很常见的表现 18。

有时即使对方友善的主动示意追求，跨性别者仍然常常囿于「自知之明」

而迟疑自惭。原生男性的 TS 如芸因为外观非常女性化，秀气温婉，有很多男生

对她有好感，不时约她出去，她对这种邀约也感到非常高兴︰

当然很高兴呀，这个当然是对我自己的肯定呀！其实我觉得身为女生
的那个信心呀，就算是正常的女生也是一样，这个信心是一点一点在
建立的。从自己的外表，然后从别人对你的肯定，如果说有人肯跟你
做朋友，不要说男女朋友啦，有人跟你做朋友就已经是很值得高兴的

16 同樣的，在西方的運動歷史中，跨性別和同性戀這兩個主體位置之間錯綜複雜的、既重疊又
可能相互排拒的關係，也曾經在這個高舉認同的年代為許多主體帶來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女
性主義和同性戀解放運動都帶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正確焦慮，使得陽剛女同志與原生女性跨性別
者之間的疆界戰爭持續進行了很多年。有識者提醒，重點恐怕不是誰的陽剛向父權輸誠，或者
哪個個別的主體應該屬於哪個範疇，而是認識各種非男非女的性別認同有著何種多樣的、超越
一般想像的面貌，以及各種另類的陽剛氣質應該如何和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以及酷兒運動串
連，以避免被父權收編（Halberstam 1998: 141-173）。

17 不過，事實上，對跨性人的迷戀和深情倒也不是什麼少見的事情。在英美跨性別運動逐步發
展之際，原本隱而不見的跨性人愛侶也逐漸浮上台面支持跨性別解放運動，也因而成為另一批
（因「關連」而被包含在內的）性別異類（參見 Califia 1997: 196-220）。在台灣，對於跨性別
的迷戀雖然很廣泛（從楊麗花、凌波、到孫翠鳳所掀動的旋風可見一斑），但是尚未被正式命
名為跨性戀，也尚未形成對於跨性別身分的肯定。

18 著名的台灣原生男性變性人林國華在 1993 年還在上工專時曾經暗戀班上一名男同學，想盡辦
法接近對方，還替對方打掃房間，後來終於鼓起勇氣向對方示意，這名男生竟嚇得轉學，使得
林國華大受打擊（＜林國華橡皮筋綁蛋蛋，變性不成屢自殺＞， 1998 年 11 月 22-28 日《獨
家報導》537 期 19-21 頁）。像這樣的戲劇性反應通常不會出現在異性戀的情意表達之後，也
因此往往被跨性別主體視為是對自身狀態所做的負面回應，於是更加影響到主體的自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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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

然而，在欢喜赴约的同时，如芸也感到「心里觉得忐忐忑忑的，觉得说我哪里对
不起他」，因为︰

怎么讲…？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个男生他心里面想要的那个类型呀！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交男女朋友绝对不是那种牵牵手呀、然后亲亲嘴这
样子而已，那我就想说，我自己还不是很完全的女生，然后男生追求
我，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好像很对不起他。…..我不是真的女生，我不
是他想到的那种真的样子。

这方面的歉疚在这个愈来愈被情欲充分渗透的文化中更显得难以承受。如芸曾经

被一个男生追求，她也对对方很有好感，甚至曾经很亲密的拥抱，但是她却在重

要的部位不断阻挡对方的手，不让对方越雷池一步。她很清楚感觉到自己的欲望，

也感觉到自己的甘心情愿，但是身体的现实却使她不得不沉默的推开对方，终至

分手。如芸感叹的谈到这个经验：

当然觉得很无奈呀！如果「那里」都有的话，我就不会拒绝他呀！这
个也是为什么我非常的坚决想要做变性手术，因为如果说我可以做完
手术的话，那我在谈恋爱的这个事情才不会有阻碍，不然的话我都要
遮遮掩掩，结果弄到最后就是分手。

这种复杂的心情和矛盾的挣扎当然并不是跨性别主体所独有，所有难以出

柜的身分主体都会在这种时刻陷入天人交战。毕竟，感情的表白总是意味着个人

亲密信息的主动提供交换，也包含了身体的亲密探索接触；然而对于跨性别主体

来说，最贴身的信息往往却也是最不能启齿的信息，更不用说「真相大白就可能

见光死」的身体接触了。这种双重的困难使得许多跨性别主体在亲密关系上都形

成了退缩迟疑的基本模式，原生女性 TG 小佳就绝对不会轻易向对方表白，而是

要等到对方主动：

J：我有一个状况，那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女生，我绝不会开口，这样
可以减少出错的机会。一定等到对方愿意表白再说。

何：那对方表白了，然后呢？妳就两下一拍即合？

J：就是可能会再拖一下吧！如果可以，再进行。我不知道，我觉得如
果对方表白，这样对我来讲比较安全一点。

何：可是对方还是有可能以后觉得说，「喔，当时妳骗我」。

J：在她表白的时候，就要问她是不是弄清楚状况。我现在还没有碰到
那种在表白的时候还没搞清楚状况的。

换句话说，对方不但要主动追求，还得完全了解体谅她的情况，接受她的复杂身

分和身体，小佳才会（拖拖拉拉犹犹豫豫的）做出具体响应。问题是，既然小佳

从不会主动说明自己的状态身分，也不积极追求而是默默的等候，那么对方是要

从何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形成体谅，以致于积极主动的来追求十分被动的小佳

呢？很明显的，跨性别主体在认同和性别上的暧昧矛盾，对于可能作为亲密爱人



14

的对象构成了额外的认知和情感要求，也使得确切的关系受到百般的考验。更煎

熬的是，万一对方并没有弄清楚状况，但是喜爱小佳，积极的追求他，小佳是要

接受（这就意味着「东窗事发」的时候要不是需要百般解释以消除欺骗的罪名，

要不然就是忍受对方可能的拂袖绝情而去）19？还是忍着不做响应，等候哪天对

方可能突然开窍（可是在这个交友机会很多、过程很短的社会中，这个等候可能

遥遥无期）？这种两难正是无数跨性别主体在求爱过程中常常前思后想、驻足不

前，然后又充满悔恨、痛苦万分的另一个原因。

跨性别主体在情爱关系中所感受到的犹豫焦虑，当然并不只是个人信心不

足或者双方默契沟通不足的反映；在现实的生活里，跨性别主体的爱恋关系显得

特别脆弱易伤，很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缺少文化和体制上的支撑。不但主

流文化中缺乏对于跨性别可欲质量的正面描绘（仅止于舞台上的跨性别形象而尚

未扩及现实生活中的跨性别），也缺乏对跨性恋互动关系的操演和再现（相较于

处处可见的异性恋文本和逐渐累积的同性恋文本），更缺乏对跨性恋关系可能拥

有稳固愿景的着墨。原生女性TG小佳就曾经从一位过来人身上感受到那份无奈，

而这份无奈其实是在性别异类圈中很常识型的说法：

酒店里的一个合伙人──姚姐，是一个老 T，表哥坚持要她跟我聊聊，
她其实也没多说什么，我只记得她说，这条路不好走，劝我别像她一
样。她大致说了一些感情生活的部份，她说：「那些女人就是被真正的
男人甩怕了，不然就是你愿意付出，不计代价地，她们才会跟你在一
起。等她们有了更好的选择，又会把你甩了。」好像注定就会是一种悲
哀似的。一辈子，我真的胆怯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到底是谁对我
的控诉，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台湾本地其实不乏少数能够幸福快乐度日的跨性别爱侣，彼此之间也紧密联系形

成小社群，但是由于污名的压力，绝大多数都不能现身，反而被迫积极努力抹去

跨性生涯的痕迹，以免东窗事发影响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生命。这种隐晦的

前景也使得众多还在摸索前进的单身跨性别主体总是带着阴影在异性恋当道的

两性社会文化环境中蹉跎等候。

在另一方面，如果牵涉到既存的婚姻关系，跨性别主体要面对的又是另外一

堆问题。那些在婚后才走上变性之路的跨性别者不但要忍受「欺骗」、「隐瞒」、

「利用」的恶名，还必须就个别所处情境和家庭关系来斡旋协商如何解决这个冲

19 許多跨性別者在被揭露身分之前都是適應良好的。有一次高雄市取締豔舞時逮捕兩名女性舞
者，但是檢驗身分證時發現其中之一竟是男扮女裝，另外那位舞孃相知三個月也一同共事，但
是一直不知她是男兒身（＜混跡花叢無人知，姐兒俏大跳豔舞，哎唷喂她是男人＞，1999 年 7
月 29 日聯合晚報 5 版）。同年，新竹地方法院裁示一名協尋到案者送入新竹看守所時發現，這
名長髮披肩、臉上化妝、舉止嬌媚的嫌犯身分證和其他文件上登記的竟是男性，而且還發現她
在一年前進入高雄少年觀護所勒戒時便因為心態舉止均趨近女性而被特准收容於女所。而案發
時他的男友和她同居兩年餘，從來不知她是男兒身（＜女裝男公關鄭博文又回籠＞，1999 年 8
月 1 日聯合報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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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整个家族的复杂问题。20 独生子原生男性 TS 小苗当年顺应父母传宗接代的意

思成婚，婚后的性生活十分不协调，虽然小苗很得意自己因为是跨性别所以完全

知道要如何取悦妻子，然而总是需要妻子主动要求而且采取在上的体位，两人才

能进行性行为，妻子也抱怨连连。小苗目前有两个孩子，还好因为工作的缘故，

夫妻分隔两地，相聚的时光不多，小苗也得以在日常生活中维持她的跨性别自我。

但是这两年妻子调了职，全家「团圆」，小苗的跨性别身分再也遮掩不住，终于

在妻子发现小苗收藏的女装和化妆品后爆发，从此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梦魇。小苗

虽然承诺变性后仍然会善尽责任继续照顾家庭，甚至勉强同意离婚以免让妻子难

堪，妻子却完全无法接受，两人于是开始了牵扯到整个家族的怨忿缠斗，到现在

都还没有结局。

像这样的故事在跨性别群体中流传时，总是引动复杂的情绪和忧虑，那个看

来解不了的情绪死结也隐隐的在其它的亲密关系中投下莫名的阴影。

好女当然不当兵

之前常常有很多人会觉得我是 gay，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后来有一
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在台湾如果做男人太客气了，人家
会觉得你是 gay，所以你有一些口头禅要改变，你有一些说话的方式可
能要屌儿郎当一点。」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已经根深蒂固
到他们对性别的认知那么深刻？

──原生女性 TS 小堤

在异性恋两性区隔体制中最明确纯净而又充满规范压力的单一性别空间就

是军队。军旅中对于性别角色的简单想象则使得任何跨越性别疆界的役龄生理男

性在征兵制的压力下都有可能必须经历这个可怕的命运：被羞辱、被侵略、被折

磨，都是常态。2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比较幸运或精灵古怪的主体仍然可能

在这个高压的空间中营造出另外一些机遇来。

跨性别主体在军中最典型的遭遇就是被长官「特别照顾」，加强磨练，因为

很多人以为这些主体之所以缺乏男性气概就是因为太过养尊处优，被长期宠爱保

20 在法律的層次上，台灣政府法務部對這種棘手案件的處理態度傾向務實。數年前，台灣中部
有一名陳先生雖然一直有女性化的傾向，但是大哥過世後為了照顧大嫂及幾名孩子而娶了其嫂
為妻，後來自己做完變性手術成了「女兒身」，也製造了兩個女人結婚的事實。她向戶政機關
申請把「性別」更改為「女性」，法務部經研究後認為，依據現行民法第 973 條、980 條的規
定，婚姻係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之「一男一女」適法之結合關係，在本質上不容有同性相婚
的情形，但如果當事人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已經變性，造成「同性結婚」的事實，則其原有的婚
姻關係仍不受影響，如果已有子女，其血親關係也不受影響（＜烏龍婚姻五花八門趣事多＞，
2000 年 2 月 5 日中國時報 8 版）。

21 1998 年苗栗的原生男性羅煒萱現身說法時就提到，她在憲兵部隊服役時因為女性化的言行舉
止，晚上睡大通鋪時還曾被旁邊的學長上下其手騷擾她（＜變性幫她找回生命之春＞，1998
年 4 月 9 日聯合報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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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若是多接受一些磨练就可以磨出主体「真正」应该有的男性气概来。原生男

性 TS 小苗对这种磨练有过很多经验，她也想出了一个很另类的理解来面对这段

折磨的岁月：

我服兵役是预官，所以长官会说，「怎么搞的？喊个口令也这副娘娘腔
的德性？」我就是很那个….对呀！然后讲话的那种姿态啊、那种手势
啊，就感觉出来不太像一般男生那种样子，所以他就特意加强磨练，
这样子我才会比较像男生嘛。我在想，反正古时候有花木兰嘛，花木
兰代父从军不也是当兵吗？对不对，唉，好吧，你要磨练我，反正我
现在身分是军人，军人哪有分男女？那没关系，我就让你操好了。

在这个纯阳的环境之内，当时还以为自己是同性恋的小苗虽然百般不情愿和几十

个男人脱光了一起洗澡，但是好在三分钟战斗澡的压力使得大家都没有太多精神

管别人的身体，只要尽量背对他人也就过了。只是上厕所的时候，不管大号小号，

小苗都坚持不要和男生排排站，一定要到内间关上门，所以常常在集合时迟到而

被罚扛枪跑步。不过，小苗算是运气不错，在成功岭受训时遇到了一些怜香惜玉

的同僚，甚至还发展了一段小艳遇：

那个班长就会说，「哎呀，那个太危险，妳不要去做啦！」然后就说….
他们都叫我「娃娃」啊！就是我绰号，我会唱黄梅调啊，我会什么啊，
所以那些工作啊！比较轻松的工作都派给我做，而且那个我隔邻的那
个男生他也知道我….我很喜欢他啊……有一次我们被派公差去晾衣
服嘛！晾衣服之后就觉得月色很好啊！觉得好像很浪漫，就可以摊开
心啊！那我就跟他谈心，然后我就跟他打波儿。他吓一跳啊！但是他
的反应还好啦！他就说「妳是不是有点那个？」那意思就是同志啦！
不过那时候他对我的态度还算友善……纯粹只是一时兴起，纯纯的
爱….

到了预官的阶段，小苗已经觉悟自己是 TS，于是更积极的以女性的角色身分来

和隔邻的一位排长进行了一段缠绵的感情，直到对方出国深造才被迫分手。对于

这段感情，小苗只能幽幽的解释：「人家毕竟是嫌我不是个真女人」。这其实也是

许多渴望爱情的跨性别者内心最深处的隐忧。

曾经做过第三性公关、现在已经完成变性手术的原生男性 TS Coco 有着少

有的世故经验，当年靠着这些经验以及个人的美发手艺在军中打下一片天空。由

于她从小就跟着家人学美发，有特殊专长，因此服役时在营里的福利社担任理发

的工作，透过这个位置，她甚至可以争取到一些特权，得以在阳刚的军中维持她

跨性别的自我形象：

你有特殊专长，然后你识相，人家不敢点你，军官也一样。而且我老
板也是司令官，整个花东地区的司令官，我们营长就有盯我一次，说
我的指甲太长，叫我剪掉。好，我就乖乖的剪掉。后来司令官来理发
洗头的时候说：「啊！你怎么没有留指甲？」因为那种外省人洗头都喜
欢用指甲抓。我就说：「司令官，我们营长说不能留指甲，谁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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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叫我剪掉。」然后营长就被我们司令官骂，我也就可以留指甲了。

我的军队制服穿起来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军服，因为我的迷彩服我还特
地去改腰身，就是让它有腰身，多缝一个扣子，多别一个扣子，腰身
就出来了。然后我的大头兵鞋再去加两个鞋跟。当兵的时候我会擦那
种润色粉底，就是润色隔离霜，画眉毛。谁要是啰唆，剪头发的时候
就给我小心一点。

不管是被怜爱的小苗或是耍手段的 Coco，她们都利用自己的方式在军中存

活，并且获得一些愉悦的空间。可是对另外一些也同样顺利蒙混过关的跨性别主

体而言，那种纯男性而且充满压抑的侵略性场所却也让她们更加深刻的厌弃自己

的生理性别。原生男性 TG 美穗在成功岭受训时便看穿了性别教养的内涵：

根据成功岭二十几天的经验，那实在不是个对女性友善的环境，也决
不是什么军教片里刻画的那种什么一群男性流血流汗打拚的过程。一
群大专兵，在班长的带领下，除了讲女人外，还是讲女人，不然就是
哪个学校的女人没被「用过」的比较多，或是经常出现莫名地贬抑女
性的话语（最简单的例子：答数声音太小就会被「干」：「你是女人啊！」）
不然就是看到军中的腐败及做表面工夫，在那种环境待久了，还真的
是可以让人成为「真正的男人」啊！原来把人培养成只知整天想女人、
贬抑女人、不会用大脑的，就叫做打造成真正的男人。那我还是不要
参与，比较好些。那样封闭的环境也难以令我忍受。老实说，它让我
对所谓男性（或是其应有的特质）更加不能接受，以及更厌恶这个制
度了。

反讽的是，一心一意想要借着阳刚的训练来纠正性别异类的军旅，最终反而使得

跨性别主体彻底厌弃军旅生活，更加厌弃自己的生理性别，坚心的踏上打造新的

性别身体之路。

近年来，军中的的性别暴力终于被揭露，不但公开了性别异类所承受的迫

害，也为后来的跨性别主体打开了一些空间。充分女性化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一

直希望能够避开兵役这场梦魇，但是父亲却寄望军旅能改变儿子的性别表现，坚

持儿子应该去接受男子汉的训练，直到后来认识到儿子可能在军中受到伤害，父

亲才同意让她申请复检退役。如芸认为这个转折实在很反讽：「他们认为既然是

男生就要去当兵，结果从头到尾，我不用去当兵的理由居然是我哥哥跟我爸爸说，

因为在军队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在我身上。」父亲虽然坚持儿子

「当兵变成男子汉」，但是显然对于军中的性别暴力可能如何对待跨性别的儿子

是有着一定认知的，这个认知也迫使父亲不得不因为保护儿子而接受后者的跨性

别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跨性别主体之所以千方百计的避开服役，倒不是因为

逃避国民应尽的义务，而是因为这段服役的经验可能会根本打乱她们打造新身

体、实现真自我的计划。原生男性 TS 如芸坚持不愿服役，不但是因为畏惧可能

的军中暴力，更重要的是，当兵时期的操练将会完全破坏她苦心维持了多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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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别形象完美、准备终究手术变性的身体。如芸很清楚的说明：

当兵在操练的时候，你整个人身材都会改变，那就会变得更男性化，
更不适合去做变性手术。如果你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去当兵的话，会破
坏你整个维持的身体、或者变性、或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女性形象，
都会被破坏。

如芸绝非唯一一个从这个角度来抗拒服役的跨性别主体。打造身体的过程

本来就是一个漫长摸索前进的过程，上一代的跨性别主体常常因为在经济上无法

独立生存，因此往往在家庭和工作的夹杀之下潜隐自我，无法实现那个自己想要

的身体。但是台湾经济形态的变迁使得许多年轻的跨性别主体即使尚未累积很多

专业实力，也得以透过新的服务业甚至兼差的性工作来找到自已独立生存的能

力，因此很多主体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断断续续的服用荷尔蒙，他／她们的身体也

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性别符码混杂并列的状态。据圈内人说，单单全省第三性

公关行业中未满二十岁（尚未服役）、吃避孕药或者注射女性荷尔蒙、因而拥有

乳房的人数约有一百人 22。温柔汉协会也表示，该会的成员中年纪最小而想变

性的人才 14 岁，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决心变性，并且计划以女性身分去念高中、

大学，然后结婚，而且她现在已经有一个完全接受这种状况并支持她动手术的男

友 23。当愈来愈多跨性别主体早早便开始规划打造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跨性别

年龄层逐渐下降）时，也难怪台湾各个地方政府兵役科每年兵役体检时都面临了

愈来愈多这类无法投入单一性别军旅训练的案例 24。

同时，另外一类跨性别主体的浮现也为那个严格维持单一性别的兵役制度

带来新的挑战。原生女性的跨性人在台湾本来就比原生男性的跨性人来得多 25，

而一旦更换户籍身分证件，那些年龄层愈来愈低的原生女性变性者也立刻碰触到

役男身分的问题。即使他们大部分并不介意入伍，甚至很兴奋有此机会可以肯定

本身已经成功转换了性别，但是对兵役体检单位而言却带来各种或过虑或荒谬的

联想 26。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不管是以哪一个性别为基础的征兵体制，在遇到

22 ＜變性手術第三性公關不歸路＞，2000 年 8 月 22 日台灣日報 7 版。
23 ＜14 歲香岱兒猛攢錢等變性＞，2000 年 12 月 28 日中時晚報 3 版。
24 許多人也注意到這個趨勢已經愈來愈明顯（＜嗲嗲的役男，越來越多＞，1999 年 11 月 5 日聯
合晚報 5 版。）鶯歌地區一位青年手持隆乳手術醫師證明前往台北縣兵役局陳情，要求改判免
役體位，因為他還在等候陰莖截除手術，想到要和一大堆異性同食共寢就無法忍受（＜男不男，
女不女，叫我去當兵＞， 1999 年 5 月 30 日中國時報 8 版）。台中地區役男開徵時也發現一位
有女性傾向的役男，留長髮，胸部豐滿，說話嗲聲嗲氣，穿裙子與高跟鞋受檢，並拒絕脫掉上
衣，她說一年多以前就開始打女性荷爾蒙，由於台灣變性手術太貴，因此現在還在等候到泰國
動手術變性（＜台中役男開徵，他穿裙子來體檢＞，2000 年 8 月 22 日台灣日報 7 版）。

25 以施行變性手術著稱的前台北榮總重建整形外科醫師方榮煌表示，到 1999 年為止他個人已經
完成了 46 件男變女手術以及 100 件女變男手術（1999 年 3 月 1 日自立晚報 4 版）。

26 1995 年新竹地區辦理兵役體檢時就發現三位女變男案例，雖然三人都有男性性徵，但是女性
性徵仍隱約可見，軍醫局認為服役時可能會造成「不良影響」故批准免役（＜女生變男生太凸
出，免當阿兵哥＞，1995 年 8 月 22 日聯合報 7 版）。嘉義市政府也傳出一起原生女性變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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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主体时都会立刻左支右绌，暴露出其性别二分的僵化思考架构及局限。

在性别二分中夹杀的自我身分

许多在结构上非常不同的状况都需要时时警惕、丰富资源、恒久耐

力、持续动机、事先安排…. --Harold Garfinkel (1967: 137) 27

兵役体检和跨性别者的相逢，展现了国家机器管理／纯化性别的企图；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无数其它正式与非正式的性别机制，时时封锁跨性别者的自我

表现。

2002 年艺人陈俊生变装夜游京华城购物中心被追捕的例子，揭露了众多跨

性别者的尴尬社会处境。首先，如果有人男扮女装或不男不女，就往往被视为「企

图不轨」、「形迹可疑」或甚至有危险性，这种罪犯化／妖魔化正是性别歧视的

明显表现：不管个人是男身或女身，只要外观上不能合乎主流的性别成规，就要

被怀疑、被盘查、甚至被逮捕，被视为犯罪嫌疑犯。原生男性 TV 小 L 曾经在女

装逛街时被警方拦下盘查身分，虽然输入身分证字号后证明并无前科，拥有正职，

而且毫无任何非法行为或企图，变装也并不违法，然而警方仍然语带威胁的警告

这位朋友，下次要是再看到他穿着女装，就会通知媒体前来拍摄。像这样以污名

曝光来恐吓性别异类，正反映了警方严重侵犯跨性别的人权。

即使没有像小 L 那样被警方恐吓，大部分跨性别者还是会因为外观和身分

的不协调而在临检时刻遭到为难，而且外观打扮和生理性别之间的差距愈大就愈

容易引来麻烦。原生女性 TG 小佳有一次骑摩托车的时候被警察临检，驾照上面

虽然注明性别是女的，但是因为上面的大头照是穿着西装打领带的，结果就被警

察刁难：

因兵役問題申請體位判定的案例，這位原生女性的變性人接受變性手術後，戶籍上完成性別變
更，但是並未及時通知兵役科一併處理其兵役問題，結果要出國旅遊時因兵役問題而被限制出
境，後來經過體位複檢才判定丁等體位，取得免役證明（＜變性人要出國，海關前被攔下＞，
1999 年 1 月 31 日聯合報 19 版）。

27 Harold Garfinkel 和跨性別之間最主要的關連，除了在這個引句中所談的矇混（passing）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的「常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很大一部分正建立在一位跨性別者的故
事上。”Agnes”於 1951 年到 UCLA 尋求心理評估時曾經接受 Robert Stoller, Alexander Rosen 以
及 Harold Garfinkel 的訪談研究，單單 Garfinkel 就累積了 35 小時的詳談錄音，最後三人的結
論都證實 Agnes 確實是一個天生的 intersexual（雙性人，俗稱陰陽人），因此合於手術的要件。
手術五年後，Agnes 向 Stoller 承認自己其實從 12 歲起就偷偷服用女性荷爾蒙，那看似天生的
雙性身體其實是 7 年的荷爾蒙功效，這個戲劇性的翻轉後來也以附錄的形式收入 Garfinkel 的
書中。透過和 Agnes 的訪談，Garfinkel 認識到性別是一種社會生產，是需要不斷注意如何營
造出男、女形象的社會成就（Kessler and McKenna, 1978: 112-115），同時，其常民方法論也揭
露人們在每日的生活中是如何以各種技巧和反思說詞來經營穩定而實際的生活。這些分析對於
理解跨性別主體每日如何「做性別」（doing gender）是很有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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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警察就一直问，「妳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就不理他，然后他
就说，「妳不知道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就
说，「妳要不要我告诉妳什么是男的？什么是女的？」然后，因为上面
有身份证字号嘛，他就说，「妳不知道 2 开头是女的啊？妳不知道妳自
己是个女的啊？」

像这样明显嘲讽挑衅的话语，是许多跨性别的朋友们在最寻常的临检中不断遭遇

的，跨性别者即使并未有任何非法的行为，也必须承受这种明显超越临检职权的

性别压力。当性别二分的基本要求被体现为警察权时，跨性别主体真是点滴在心

头。

最明确支撑这种性别压力的，就是被大家视为常规的法定文件中记载的性

别。2002 年 7 月，一位台北市跨性别市民蔡雅婷向内政部和总统府提出陈情，

说明自身以女性角色全时工作生活，持续筹措款项以便日后进行变性手术，已经

数年之久，也已改换女性名字。然而，她为了避免层出不穷的困扰及身分质疑，

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换发贴有其女装相片的国民身分证时，户政人员却拒绝了她的

要求，认为身分证是一种公文书，必须有「正确性」和正确的性别注记，其上的

相片也必须符合本人的法定性别，如果换贴照片恐怕会误导外界判断。蔡雅婷因

此向有关单位提出陈情，至今尚未得到响应，跨性别团体也已经酝酿发声支持。

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前面提过已经以女性身分生活多年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终于

筹够了钱要去泰国接受变性手术，但是申请护照时被退件，因为发照单位说她相

片中的脸看起来太像女生，和她身分证上的国中时代男装相片以及法定（男性）

性别不符，外交部人员并且建议她剪掉长发，打扮成男生，出关时才不会产生冲

击。如芸不肯剪去好不容易留了几年的长发，但是又需要护照前往泰国接受手术，

最后只好穿上西装领带，绑起头发，画粗眉毛，照了张男生味道的照片，才申请

到了护照。问题是，进出海关时，如芸的本人外貌和护照上的照片将有极大差距，

恐怕仍然难免狐疑的眼光；再加上泰国变性完之后回台时，她的身体和认同都是

女性，那张刻意制造的男性照片反而成为另一个可能招来质疑的引爆点。28 在

这些荒谬的、执意要求主体否认自身性别形象的例子中都充分看到，对跨性别主

体而言，身分证明文件从不只是「确认」个人身分之用，而是要求个人削足适屦、

箝制个人不得实现性别自我的牢笼。

上述法定文件和法定性别并不总是由官方单位和人员来执行验证，事实上，

在现代这个高度「证件化」的社会里，跨性别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活动和决定几乎

28 常常因為公務出國的原生女性 TG 小佳就有很多這類經過海關的經驗：

J：有一次護照照片我是理光頭的，可是過海關的那時候我把頭髮留到肩膀那麼長，然後我
穿西裝。海關看了很久，翻你的 visa，搞了老半天，然後妳就只能杵在那邊一直讓他
看。好像妳最好不要質疑他，裝得愈傻，大概愈容易過。

何：最後他還是沒問妳到底是男是女？
J：對，可是他給妳左打量右打量，就會花掉好久，那所有人都排著隊，看著妳在那邊被看。

雖然一句話都沒說，質疑的眼光卻已經足以深深的刺入跨性別者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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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牵涉到某种验证，而性别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检验项目。这些验证的要求

是如此频繁，它们甚至部份构成了如芸迫切想要接受变性手术的原因之一。如芸

因为外观和声音都极端女性化，常常因为身分证件上的「男」而感到困扰，她一

半无奈，一半期待的说：

变性这件事情最大的贡献就是可以换身分证，因为男生的身分证带给
我相当大的困扰。像找工作，找房子，甚至于说银行啊，反正是有关
于身分登记的，像办大哥大，办信用卡那些的。

然而，就算办到了大哥大，办好了信用卡，对某些跨性别者来说，恐怕还是免不

了接下来经常不断的验证关卡。原生女性 TG 小佳是一个常常跑外务的工作者，

在使用信用卡时就常常遇到说不清楚的情况：

比如说 1996 年我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同事是个男的，可是他的声音就是
跟女生一模一样，反正我们两个在办公室里面接电话，对方都会觉得
他们打错了电话。我一接，他们就觉得是个男的，他一接听，人家就
觉得是一个女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们办公室联名的信用
卡大家的账单好像都出了差错，银行打电话来跟你确定你所有的身份、
所有的数据，大概确认了二十次，颠过来倒过去，什么都问了，最后
他们还是问你，「妳是本人吗？」…..我在跟信用卡公司吵架，他也在
跟银行吵架，后来就有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唉，你们两个就互换打电
话，就不会有事了。」

在这种常见的情况中，信用卡公司虽然已经确认了各项个人资料，但是最终还是

卡在有关声音的性别成见上，不管是否已经完成手术更改身分，只要声音不符合

性别刻板印象，都要承受一再的确认。再加上最近盗卡盗刷蔚为风气，信用卡公

司极力加强对身分确认的工作，不少跨性别者因此都不断遭遇这种质疑，也在对

方礼貌的坚持询问中听见他人对自我性别身分的坚决否定。后来小佳实在被问烦

了，索性一口气剪掉了所有的信用卡，彻底和这种性别傲慢说再见。

即使外观和声音通得过初步的验证，工作上表现良好，在办公室里面已经

可以穿女装来往，上司也完全谅解这个情况，跨性别者还是有些顾忌。因为，按

照担任工业工程师的原生男性 TS 如芸的说法︰

别人知道你是男生以后，对你这个人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像
你这个人，不男不女呀，还有什么表里不一，看起来像女生但是事实
上是男生。其实同事们他们知道，只是他们不说，他们就是当做在看
笑话就对了。

典型的性别歧视就是这样略过个人的具体表现，只因着主体所呈现／归属的性别

而加以负面的评断。正因为这样，有关个人的信息管理就变成跨性别主体一个很

重要的课题。已经做完手术的原生女性 TS 小威因为从 15 岁踏入职场开始就在

外观上先陆续做了调整修饰，一向以男性打扮上班，只有上司和人事处管理个人

数据的人知道他的生理性别，后来经历手术时他也只向管理阶层的人员说他是因



22

为双性恋而做手术 29，对同事则说是纤维囊肿而切除，因此在手臂上留下疤痕。

他的坦然态度和听来具体可信的说法反而没有引起同事的任何关注。

事实上，跨性别主体若是想要顺利的找到并维持一份工作，往往都需要周

全的规划和小心的执行。正在进行变性手术的双性人（intersexual）小雨在广告

公司做事，她在求职求偶上都透露出因着边缘处境和经验所发展出来的世故和果

决︰

我在人事档案上性别那一栏一定会打上「女性」，interview 完了以后，
我一定会跟最上面那个主管讲我的事情，所以，整个公司来讲，可能
只有三四个人知道，我会讲说，「嗯，我现在生理上有个医学要解决的
问题，我有两个性别的器官，这一部份因为当初报户口出了问题，所
以我从小还是这样子过的。这个问题在这几年就会解决，可是不影响
工作。来，先看我的作品。」这样一来，那些事情就不重要了。我就跟
他讲，「这些是我做的，你们公司的东西对我来讲不是很难，我可以做
的很好。而且你们可以试试看啊！试用期不用三个月，一个礼拜就好；
不可以，就踢走，可以，就留下我，加薪。就这样。」所以我都这样，
我对工作非常有自信，所以我到哪个地方，我觉得我都做得很好。在
伴侣这部份如果有比较好的对象，觉得可能有机会在一起生活的话，
就跟他老实讲，而且提早讲，通常被排斥都很少很少，非常少。我们
讲的术语是，你先布局，比方说，广告策略先拟好，你要怎么样，这
整个过程你要怎么样让人接受，妳自己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
妳要先想好。你待在这里，能待，你布的那个局就有用，她就能接受。
不能待，她不能接受，我们就走嘛！跟这种人就不相干了。所以一直
是这样，我一直这样想。就和工作一样，感情上也一定要果决。

然而，长期的共事多多少少都会增加个体和他人互动的机会，毕竟，不是

所有的工作都可能像小雨从事的美工设计那样自成一个格局。跨性别朋友中特别

常要和人接触的工作形式──例如教师或媒体工作人员──都会有额外的人际

互动问题。即使尽量避开互动场域，例如选择比较没有人的时刻去学校的便利商

店买东西，或者用餐时间过了之后才去餐厅吃饭，甚至开会时缩在最角落的位置

而且不发言，但是还是会遇上一些必须牵涉到面对身分的时刻，也因此形成对跨

性别者的难题。

最起码的尴尬场面就是生熟混杂的职场互动时刻。出于职务需要，跨性别

者难免会遇到陌生但是必须交往的人，这时，相互的称呼介绍就形成了问题。例

如客户到访，公司内的同事被介绍时，跨性别主体就躲不开一阵尴尬，在另一方

面，知道实情的同事们反而会不确定是要介绍这是小姐还是先生。原生女性 TS

29 小威很清楚了解這個社會的歧視心態，所以在措詞上經過審慎的考量︰「因為說自己是雙性
戀比較容易被人接受，人家聽到這個名字，人家就會用比較醫學的角度來看，說你是生病了，
或者是你有這方面的缺陷，人家說不定還多多少少給你一點同情心。」另外兩個常被使用的說
法就是一般人比較容易懂得的「陰陽人」或「變性人」，跨性者往往會評估污名的份量，然後
酌情使用，以解釋自身身體狀況的「天生如此」以及手術的當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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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许的解决方式就是一个箭步向前，伸出手，然后主动报上自己的姓名，点头示

意。既然是自己报上姓名，就躲过了被介绍成先生小姐的难关了。

然而日常生活中充斥了各种不同的状况和互动，每一个新的人员组合或场

域都可能形成一些复杂的情境。毕竟，连最起码的招呼和称呼都总是预设了性别

二元分野，因此任何需要招呼和称呼的场域也都是可能为跨性别者制造尴尬的场

合。在这里，问题已经不是按照跨性别者意愿的性别来称呼就可以解决的，因为

知（多少）情／不知情、诚恳／讽刺、善意解释／刻意强调之间，包含了各种微

妙游移、相互牵动的可能，这几个不同层面之间更可能因着个人关系和动机情绪

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纠葛，也因此往往使得跨性别者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解

读别人所赋予的性别称谓，对各种场合中的称谓形式因而充满不安和疑惧。原生

女性 TG 阿尼在参加学术研讨会被人介绍时就面对了这种困局：

尼：你叫我「小姐」，我很不舒服啊！可是你在那个那么多人的场合
里面叫我「先生」，那个总觉得有一点东西被人家看到的那种感
觉。

何：那你要怎么样被人称呼？

尼：我不知道。

更复杂的是，即使当一旁的同事善意的帮忙解释时，当事人的感觉也是充满矛盾

猜疑。原生女性 TS 小许对此就很自觉：

只要人家打电话来或者是其它处室的人来找我，误认了我，同事都会
帮我解释说：「他是小姐，不是先生」。这点让我蛮困扰的，但是我知
道他们非常的友善，因为他们觉得人家称呼我「先生」是对我不礼貌。
但是我当然希望他不要去纠正，可是不要纠正，你也会觉得怪啊！当
今天人家称你「先生」，我同事不纠正的话，那我会怀疑他们心里面是
怎么看我，我心里反而会觉得怪怪的。

跨性别者的意识、身体、认同、生命本来就不是那个截然二分的性别文化所可以

捕捉固定的，因此，不管在这个二元的称谓系统中如何调整移位，跨性别者的两

难位置总还会勾动各种有关情绪、动机的猜测，也使得主体的感受总是幽幽的溢

出这个框架。

除了总是预设了两性分野的称谓难题之外，由于在工作上需要和同事互动

或者需要同行出差，在这些时刻，另外一些类似的困难也会陆续浮现，考验跨性

别者的应变智慧。例如出差的时候要和哪种性别的同事合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大

问题，跨性别者和男的或女的同事合住都会心中不安，原生女性 TS 小许的对策

是制造各种理由来要求公司给他个人一间房（说摄影机器需要充电啦！或者故意

赶掉飞机，搭晚一班的到达，结果同事都已经分配好房间啦！），反正就是设法自

己住一间，实在不行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又例如集体团队出差，搭飞机时在机

场取机票，票面上总是按照身分证的注记打好了 Mr.或 Ms.，柜台人员大声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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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某某的时候，已经开始性别转型的原生男性跨性别主体就尴尬了：是要一身

女性模样的去领一张属于 Mr.的票而承受他人的猜疑的异样眼光，还是要拒绝领

票，脱队独行？或者像前面提过的海关过关问题，若是跨性别的主体被海关进行

目光检验，拖了很久，甚至可能被请到办公室去详细查明身分，在这种时刻，原

本需要和同事一起团进团出的跨性别主体还会成为耽搁行程的罪魁祸首。

从上面这些很平常的例子看来，面对这个只认识两性的社会，跨性别主体

若是坚持做自己，往往就会显得很不合群，很难搞，甚至恶化和同事之间的共事

关系。例如下班之后或特殊节庆时同事的聚餐或其它活动往往都会形成另外一些

压力出现的场合。原生女性 TG 阿尼一向就回避同事聚餐的场合：

我讨厌这样，所以我根本不要参加聚餐，因为一讲就会往我身上讲，
明明在讲「你老公怎样」，突然就跳到你这个人身上，都无关的喔！那
种情况常常有，所以我很拒绝聚餐之类的活动，因为他们就会讲到你
身上来，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讲话都不行，你一定要讲一些、挤出一
些私人的东西让他们…，我就觉得很疲倦。

然而这样的回避并不一定能够降温，工作同仁对性别异类同事的「兴趣」有时也

可能转为明显的敌意。原生女性 TG 小佳一直留着超短的平头，要是有时候留久

了一些才突然剪掉，上司看到就会挑衅的说：「ㄟ，妳又跑去变性了，是不是？」

小佳心情好的时候不理会，但是有时太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反击：「对，那又怎么

样？」这样的响应当然有可能形成上司下属之间的紧张状态，但是对跨性别者来

说，这样的紧张似乎是既必要而又难堪的。小佳带着淡淡的无奈说：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他们有一些比较凶悍的表现，这都
算好的，因为他们至少理直气壮。可是妳今天呢！「不三不四的，你还
跟我搞这些飞机」，妳就有一点自己应该要自知理亏似的。

无奈的感觉当然是来自别人的成见，可是有时这种成见还会深刻的影响到跨性别

者的工作前程。小佳的老板就曾经在考虑升迁人选的时候很明白的告诉他：「我

不能让妳这样去带人。」他的意思是说，在组长的位置上，原生女性的 TG 小佳

每天必须碰到的人大概有三、四十个，如果因为这样的性别暧昧而造成业务上的

困难，老板当然会有所保留。这──又是另一种明显的性别歧视案例。

职场中这些层出不穷的经验迫使跨性别主体养成处处警觉自律、时时察言

观色的习惯，用高度的自我反思来管理斡旋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原生女性 TS
小威对此有很深刻的体验：

以前我伪装的不好，或者是有些思想方面、应对方面没有调适过来的
时候会有这些问题，会有挫折感。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这是经验，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最后就好像那个石头，你磨久了就圆了，
皮也厚了。你自己给自己的观念很正确很明确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
凸槌（出错），那没怎么样嘛！但是你会下意识的很机警的马上就把那
个情况拉回来，所以这都是需要锻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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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或隐或现的两性二元框架并非只在职场中操作，事实上，即使跨

性别者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接受，有了一些自在的空间，他／她们仍然难以避免必

须参加一些有着清楚性别划分的场合，其中又以涵盖家族所有成员的婚丧喜庆为

最典型也最难处理的场合，因为这个庆典也是各方远近亲疏的亲友聚首的时刻，

在这里，各种信息有了多方印证的机会，因此也很容易使跨性别者的私人信息管

理功亏一篑。

在一次原生女性 TS 跨性别者的小聚会中，有人提到准备明年和身边的爱人

结婚，但是难题是双方家族见面时会如何。女方家人并不知道新郎的变性身分，

新郎则因为选择变性而早已被原生家庭放逐，在婚礼上恐怕根本没有家人会到

场，这么一来，新娘的家人可能会起疑，新郎的变性身分就极有可能曝光。正在

手术阶段过程中的原生女性 TS 小堤半开玩笑的说，大家可以集合起来组一个家

族队伍，专门替跨性别的朋友出席婚礼，你做小弟，我做大表哥，老一点的就说

是二叔，免得亲家说这家亲友怎么都没出场。在满屋的大笑声中，一个个孤单的

身影突然有了温暖的家族。

就算不是本人的婚礼，而只是出席远房亲友的婚礼，性别身分暧昧的跨性别

主体还是会遭遇困扰，因为久未见面的亲友总是会追着问这是谁家的儿子女儿，

以便重温血缘的回忆。在这种时刻，那个彻底架构在异性恋体制上的亲属系统总

会使跨性别主体无处容身。原生女性 TG 小佳有个大家族，这种场合也就多了：

比如像我大小表哥结婚的时候，吃喜酒我只会穿西装去，如果我坐在
我妈旁边，我妈要是被问那是谁的时候，就会很尴尬。你要跟你的家
人保持距离，部份也就是避免被介绍来、介绍去的。如果躲不掉，我
都会先报告我是某某某，这个样子，接下来就不用讲了。

在婚礼的场合只需要声明身分，忍受一下异样的眼光或好奇的询问，就可以

多多少少过关，大不了宣称有事，早点离席。但是换做家族里的丧事，难题就更

大了。传统习俗规定在告别式中，子女分排两边，连在讣文上也得写清楚子或女，

这对还在性别转型过程中或甚至已经转型成功的变性子女而言，构成了明确的困

难：到底是要披麻衣，还是戴麻帽？要跪在女性这边，还是跪男性那边？原来不

是一个儿子吗？怎么现在跪了个女儿？告别式中子女按照性别和排行顺序排排

的跪倒，要是被细心的亲友注意到异样，搞不好还会出言斥责，要求更衣归位，

这时跨性别主体又将如何？

前面说过原生女性 TG 阿尼是父亲的最爱，总是和哥哥弟弟一起被父亲带去

钓鱼，阿尼读国中时父亲因车祸不幸过世，这对阿尼而言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

是在送父亲最后一程的时候，阿尼却完全不被允许以过去和父亲共度快乐时光时

的身分形象送葬，因为告别式的亲属秩序架构根本没有跨性别主体的位置，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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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在空间位置上的任何性别越界移位。阿尼最后被迫以父亲完全不熟悉（恐怕

也不会赞成）的孝女模样伴随父亲的棺木前行：

父亲车祸过世的时候……邻居来帮忙做丧衣，因为出殡时男女要各穿
不一样的衣服，男生要穿麻衣，头上戴麻圈，女生则穿白衣，头上盖
白布，头发上还要别一朵花结。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四女二男，所以
邻居做了四套女衫，两套男衫，我没有选择，只能穿成孝女的样子，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在头发上戴上那朵丧花。还有，因为父亲是横死，
按规矩，女儿要为父亲提一盏小灯笼，让他好好的走，我没办法照规
矩好好提灯，我把小灯笼放在麻衣里面，没有用手提着，亲友街坊邻
居都大表不满，说我不孝。不过他们都没看到，其实出殡棺木启动的
那一刻，我哥哥是长子，抱着装满米的香炉走在最前面，我就跟在旁
边。

在这沉重的路途中，跨性别的阿尼只能选择东减西丢，创造出一个让亲友邻居的

性别逻辑非常不满但是却可以勉强面对父亲（和自己）的形象，无言的送完最后

一程。

另一个原生女性 TG 小佳也出身大家族，而且过去两年中连续失去百般疼爱

自己的爷爷和亲爱的妹妹，丧事的经验一下子丰富了起来。一肩扛起丧葬事宜的

小佳也和阿尼一样，充分感受到其中令他无法接受的两性区隔架构。不过或许可

以算是一种「幸运」，由于小佳算起来是老大，以男性身分在家中行走已经多年，

爷爷奶奶又都接受他作为长孙，因此整个葬礼过程为了他而做了很多必要的调

整，刻意的松动了男女分界，以便让小佳能够在葬礼中也扮演爷爷会想要他扮演

的角色：

其实在丧葬习俗里有很多东西，女的是不能碰的。弟弟是长孙，但是
还在金门赶不回来，于是所有的法事都是我在场，大家也不知道该怎
么处理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我是个女的。结果变成披麻带孝改
成全黑的制服，法事进行的时候男女混着一起跪拜，只有出殡当天公
祭的时候是男女分开的。大家在做一种很诡异的妥协，可是因为家里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大家族，旁人看来不免觉得怪。弟弟手中捧着爷爷
的骨灰时，他当着所有的人走到我面前，说：「这原本是你应该拿的。」
我们家在台北有一个祖坟，塔里有祖先的骨坛，是不允许女性进去的，
到爷爷骨灰进塔时，弟弟坚持要我进去跟爷爷说再见，帮他把骨灰放
好。

在人生悲欢离合的婚丧喜庆场合中，性别二分的基本逻辑充分渗透了也主导

了所有的空间和互动。跨性别主体连要站在哪里，穿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如何

表达自己的情感，如何与逝者告别，都深刻的感受到性别二分的强制放逐。这个

蛮横的力量不是来自法律，不是来自什么个人的专制，而是来自根深蒂固、很少

被人质疑的传统神圣仪式和礼节。如果说这些固定的仪式象征了一个文化的成员



27

公开共享的信念和意义，那么显然需要调整更改的不是那些已经在现实中顽固存

活的跨性别主体，而是那个拒绝承认甚至强制放逐跨性别主体的性别二分体制。

结语

对许多非跨性别者而言，「性别」或许只是偶尔的不方便，还不至于像跨性

别运动份子 Riki Anne Wilchins 所说的，是一个「因为身体呈现的外观、爱恋的

对象、或者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惩罚这些身体」的专断体制（1997: 16）。然而对

众多跨性别主体而言，他／她们人生中与时俱增的经验却鲜活的显示，只有两性

眼界的性别体制是一个处处压迫主体的体制，而那个被两性架构贯穿了的社会空

间，也使得跨性别必须耗费心力来营造自己的人生。30

台湾社会近年来逐渐看到了一些争取跨性别人权的个体和团体（例如性别人

权团体「台湾性别人权协会」，以及跨性别者团体「台湾 TG 蝶园」），也在一

些个案中看到跨性别权益的推进，例如变性人收养子女的权利 31，以及更改身

分的可能。另外，数年前也曾经热烈讨论变性人是否可以在手术前保留精子卵子，

冷冻留待日后透过人工生殖来拥有自己的子女 32。讽刺的是，阻挡这些实际改

变跨性别处境的措施和议题的，竟然还是那些最正统的性别二分理念及其在社会

建制中的体现。面对这个现实，号称挑战性别体制的女性主义运动显然还需要继

续进一步与跨性别运动接合，积极模糊性别二元的分野与建制，以彻底消除性别

压迫，开拓性别多元的世界。

30 2000 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得獎者 Hilary Swank 在拍攝跨性別真實故事片《男孩別哭》
（Boys Don’t Cry）一片時，曾經剪髮、綁胸、塞跨，以男裝男形在洛杉磯生活一個月。媒體
報導中說：「她意外發現身旁的人只是因為搞不清楚她的性別，居然對她相當不友善，讓她感
到非常痛心」（＜希拉蕊史溫克為戲變性＞， 2000 年 3 月 8 日中國時報 27 版）。

31 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庭裁定台灣第一起原生男性變性人收養子女案，藝名「鍾玲」的張家菱爭
取收養六個月大男嬰，法官認為男嬰母親在監服刑，父親去向不明，張家菱也獲得家人支持並
承諾協助照護，因此認可張家菱收養這名男嬰（＜「媽媽」興奮，全力撫養他長大＞，2001
年 10 月 20 日聯合報 8 版）。

32 在榮總變性人檔案中，有六、七位原生女性以及二位原生男性的患者最後覓得良緣，可是要
育有自己的子女對他們卻是件難事，因為變性前他們不願意與異性發生性關係，變性後也不具
有生產精子、卵子的能力，因此，有些變性人在術前提出保留精子、卵子的要求，以便日後用
人工受精的方式育有自己的子女。對此，不孕症醫師表示，事前冰存卵子、解凍後，還能受孕
的案例在世界不到十例，原因是解凍後的卵子品質不佳，至於精子先行冰存、日後受孕，則是
十分普遍的，這個問題也一度引起台灣社會討論（＜鳳凰變 2 女醫師喜結連理＞，2000 年 2
月 28 日中時晚報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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